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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雪落着
纷纷扬扬的
新织的鹅绒被给伞盖着
挡不住老者银迹满头地
奓一只臂膀试探着

看雪落着
绵绵密密的
慷慨的大松糕遍地铺着
拦不住孩童追逐欢脱地
捏一掌白球抛着

看雪落着
冰冰凉凉的
璀璨的银铠甲周身配着
止不住青年热情蓬勃地
探一轨脚步曳着

看雪落着
明明隐隐的
瑰丽的玉池盘群山捧着
遮不住此间绝美无瑕地
闭一双眼睛拥着

瑞雪落满
好运之城

■ 闫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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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窗望去，天地间只剩下一片流
转的、静默的白。这白，让人恍惚。思
绪忽然像一面被风鼓满的帆，不由分
说地从岁月深处驶来。

腊 月 ，总 是 和 雪 连 在 一 起 。记 忆
里的雪，是被岁月轻轻压实了的暖。
土墙土院覆上厚厚的白毯，柴堆、猪
圈、农具的轮廓变得柔和。父亲喜欢
圪蹴在炕沿，“吧嗒吧嗒”抽着旱烟，
望 着 窗 外 想 心 事 。母 亲 在 灶 台 边 忙
活，身影裹在缭绕的蒸汽里。老屋瓦
楞上的积雪一层叠着一层，与房檐逸
出的炊烟缠绕着，晕染成一幅朦胧而
鲜活的水墨。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故 乡 的 腊 月 ，是
融进骨血的知觉。它不只是一幅画，
更是一场庄严而温暖的仪式，全家老
小，都用汗水与期盼参与其中。

一进腊月，年味儿便从腊八那碗
粥里氤氲开来。天还黑着，灶房的烟
囱已升起青烟。母亲摸黑起身，从瓦
缸 里 舀 出 各 色 米 豆 ，配 上 珍 藏 的 红
枣、桂圆，满满淘洗一盆，倒入黝黑的
大铁锅。柴火在灶膛噼啪作响，火舌
温柔地舔着锅底。粥在锅里咕嘟着，
香气钻出门缝，溢满整个院子。孩子
们扒着门框张望，等粥盛进粗瓷碗，
烫得直吹气，也急急往嘴里送。一碗
下肚，暖流从喉咙直抵四肢百骸，连
窗外呼啸的风，似乎都放轻了脚步。
老人说，喝了腊八粥，就把“年”给糊
住了，往后的日子，便全是盼头。

腊 月 二 十 三 ，灶 王 爷 上 天 。母 亲
把灶台擦得锃亮，摆上黏牙的麦芽糖
和霜柿饼。孩子们总偷揪一块糖，含
在嘴里，甜得眯起眼。父亲点燃一炷

香，对着神像念念有词，仪式简单，心
意却重。送走灶王爷，年的脚步便清
晰可闻了——院子里响起劈柴声，磨
盘开始转动，空气里除了凛冽，更添
了一份忙碌的热闹。

孩子们最盼的，是跟父亲赶年集。
天 不 亮 ，父 亲 套 好 马 车 ，喊 一 声“ 走
了！”我们便欢天喜地爬上去。马蹄嗒
嗒，碾过冻硬的土路，呼出的白气散
在 清 冷 的 晨 光 里 。集 上 早 已 人 声 鼎
沸，吆喝声、讨价声、孩子的嬉闹、牲
口的嘶鸣，交织成沸腾的交响。父亲
先往卖年画的摊子去，红彤彤的春联、
五彩的年画，在风里招展。他 仔 细 挑
几副寓意吉祥的，小心卷好，怕被风
吹皱。我们的眼睛，却早被糖人担子
勾了去。父亲总会笑着买一个，我举着
它，穿过人群，收获无数羡慕的眼光。

灶房是腊月里最热闹的所在。母
亲 和 婶 婶 们 约 好 了 日 子 ，一 起 蒸 花
馍、炸麻花。发好的面团雪白暄软，在
她们手里仿佛有了生命，一揉一捏，
就 成 了 胖 乎 乎 的 兔 子 、圆 滚 滚 的 枣
山、笑开口的石榴。孩子们也凑热闹，
捏出些四不像的玩意儿，引来满屋笑
声。蒸屉摞得老高，灶火旺旺地烧，带
着面香的白汽弥漫整个屋子。笼屉揭
开瞬间，云雾缭绕中，一群白胖暄软
的“ 生 灵 ”浮 现 眼 前 ，点 缀 着 红 枣 红
豆，憨态可掬。最精巧的几个，被母亲
恭敬地摆在供桌上，其余的，则分送
左邻右舍品尝。年味，就在这传递中，
愈发醇厚。

除夕，终于在忙碌与期盼中到来。
父亲熬一锅黏稠的浆糊，我踮脚

扶着春联，他仔细抚平每一个褶皱。
“ 迎 喜 迎 春 迎 富 贵 ，接 财 接 福 接 平
安”，红纸黑字往门上一贴，喜庆便铺
满了小院。窗花是姐姐早就剪好的，
喜鹊登梅，年年有鱼，阳光透过来，在
地上印出玲珑的影子。

守 岁 是 要 到 深 夜 的 。灯 火 通 明 ，
一家人絮絮说着闲话，旧年的收成，
新岁的打算，平淡而温馨。

不知谁家先响起了鞭炮，像一声
号令，紧接着，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
二哥胆大，点燃一个“二踢脚”，引信

“刺啦”作响。我们捂着耳朵躲远，眼
睛却睁得溜圆。“砰——啪！”两声脆
响炸开夜幕，随即，噼里啪啦的声浪
从四面八方涌来。红色的纸屑如雪纷
飞，落在肩头，空气里弥漫开熟悉的
硫磺味，有些呛人，却让人莫名心安。
那声响炸开的是欢腾，是宣泄，也是
告别——向旧岁郑重道别。

夜空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脚下
厚 厚 的 红 色 纸 屑 ，踩 上 去“ 咯 吱 ”作
响。这是新年才有的、充满颗粒感的
触觉。

我们所怀念的，或许并非那个物
质匮乏的时代。我们眷恋着的，是灶
火边父母忙碌的背影，是邻里间毫无
芥蒂的分享，是那些充满温度、触手
可及的陪伴，是一种精神上的丰足与
安定。

雪 ，还 在 静 静 地 下 。它 落 在 记 忆
的每个角落——土墙头，柴堆边，蒸
笼腾起的热气里，还有那响彻云霄的
爆竹声中。

或 许 ，年 味 从 未 真 正 远 去 。它 只
是被快节奏的生活暂时覆盖，像一粒
深冬的种子，蛰伏在心底，等待被讲
述、被重温的时刻。

雪 落 腊 月
■杨永敏

一

三 千 万 年 前 ，大 地 发 出 一 声 轰 鸣 ，
从 地 心 升 起 ，震 裂 山 骨 ，撕 开 天 幕 。 地
壳在炙热的黑暗中拱起，翻涌着岩浆的
陆 地 ，在 岁 月 的 腹 中 ，塑 成 了 两 座 对 峙
的山。

那 是 龙 门 的 最 初 模 样 。 山 与 山 之
间，原本相连的脊椎，被生生扯开，黄河
从缝隙中流过，

带着雪原的寒与炽热的血，大地的
胸腔张开，血脉在泥沙里搏动。从此，山
有了姿态，河有了去处。

她从巴颜喀拉雪峰奔涌而来，带着
冰 川 的 寒 意 ，卷 起 千 万 吨 泥 沙 ，携 着 呼
啸、轰鸣，还有老马低沉的嘶鸣。时间在
流动中慢慢氧化，将万里河身染成铜的
颜色。

到龙门，她突然收紧腰身，被两岸铁
崖，挤进逼仄的峡谷，怒吼、翻滚、撞击，
将祖先的舌头，打磨成一声声叹息，或嘶
吼。

黄河，不是一条河，而是一段正在发
声的历史；龙门，也不只是地貌的裂隙，
而是时间的门。

二

河，是力量，它关乎生存、关乎命脉、
关乎一个族群能否在大地上站稳脚跟。

四千年前，黄河向先祖提出了第一
个问题：你们，能否在奔腾的洪水面前生
存？不用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只需要
活下来。

那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一场酷烈审
判：漫天的水从云端落下，吞没村落，吞
没庄稼，吞没来不及跑向高处的老娘与
孩童……

先祖们没有退却。他们用最孱弱的
肩，扛起最滔天的怒意。每一个问题，都
要他们在绝境中写下答案。

于是，在无数的挖掘、填堵、泅渡、死
亡之后，那个伟岸的背影，在天与地的巨
大裂隙间，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叫大禹，踏着泥沙而来，踩着滔天
的巨浪而立，在风暴与漩涡之间，听懂了
河的脾性：

黄河从来不是敌人，而是苦痛与丰
饶混成的生命之河；

她从不想吞没谁，而是要被理解、被
安顿；

她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怒与喜、
涨与落。

大禹终于明白：
他要治的不是水势，是水意。
于是，他以山作纸、以斧为笔，顺着

大地的骨骼描画出一条路，借势、分流、
导引，让黄河第一次学会和人类并肩前
行。

从那一刻起，山河之间有了真正的
对话，洪水不再只是灾祸，而成为一条能
被理解、能被引导的脉搏；

从那一斧起，大地与人类的命运，有
了弥合的可能。

也是从那时起，这个族群明白了一
个道理：

问题的答案，从来不在天上，不在云
里，而在肩头，

人的肩头。

三

沿着黄河公路往上游走，龙门山是
平的，刀切一样的平，只在最窄的地方，
忽有一处巨大的裂隙。

裂隙中，风长年累月地穿行，携着千
年的砂砾，打磨出山壁的棱角。那棱角
中，凿的痕迹，千年之后依然清晰。

那是北魏的匠人。他们挂在山上，
在悬崖上凿出石阶，在峭壁上刻下脚印，
一锤一凿，在山上，凿出人类的骨头。

那就是大梯子崖，一条直抵云天的
古道，在黄河东岸，以人的执念，延续大
地未完成的上升。

我登上山巅，风涌脚下，拍打岩壁，

也拍打着胸腔。俯瞰脚下黄河翻腾，三
百六十五级石阶层层叠叠，盘旋呈“之”
字，从山顶延伸到谷底，每一级都通向过
去，也通向未来。

我突然明白，那些开凿崖梯的魏人，
并非只是为了登高，他们是在为大地写
经，为山体注入人的脉搏。

石阶之上的凿痕，每一枚都属于某
个无名之人。石阶成了人与山对话的文
字：

以锤为笔，以汗为墨，在岩石上留下
的向上姿态：

不仅仅是生存，而是向上。
这天梯，不只通往山顶，也通向人心

最古老的渴望：
去理解高处，去触摸光。

四

向上的，不仅仅是人类，还有鲤鱼。
清明前后，成群结队的鲤鱼逆流而

上，在急湍的浪花中翻腾，跳跃，在眼光
下闪出遍地金屑。那是“禹门三汲浪”，
只要越过龙门，就能化身为龙，不再是肉
体凡胎。

鲤鱼不认命，在轰鸣的水声中撕裂
自己，用鳞片作甲，用尾鳍作帆，一次次
跃起，一次次落下。它们的眼中没有恐
惧 ，只 有 向 上 ，每 一 滴 从 鳞 上 滚 落 的 水
珠，都是向命运掷出的砝码。

河水汹涌，浪声如鼓。鲤鱼的姿态，
不正是我们这些离乡的游子吗？那些出
走的年轻人，背着各自的行囊，从父亲的
田垄，母亲的针上划过，奔向人间，撞进
生活的急浪。

他们有的化龙，有的被浪推回原处。
可我知道，那一刻的腾跃，本身就是

一种抵达。这天地间所有的生命，都在

重复同一场向上的旅程，跃不过的龙门，
才是生命的高度。

五

只是，只是，只是……
黄河啊，她始终在体内奔流。无论

离乡多久，漂泊多远，即使身上的泥沙早
已褪了颜色，却依旧能在梦里，嗅见那熟
悉的腥味，听到儿时母亲的歌：

她唱犁铧破土的沙沙，唱纺车旋转
的吱呀，唱游子离家时，眼中的浪，唱炊
烟起处，谁在桌旁凝望……

她从不唱省吃俭用，把清苦熬成粥；
不唱岁月漫长，把皱纹织成布；不唱风霜
侵 骨 ，把 青 春 投 进 灶 火 ，化 作 儿 肚 里 的
饭，身上的裳……

想 着 想 着 ，我 眼 里 的 河 ，也 开 始 涨
潮。

黄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早已成为
你的支流，在各自的土地上奔行、汇合、
交融，从不同的方向奔来，又汇入同一片
海。

即使没有跃过龙门，我们也始终沿
着她的脉络行走，像一粒被时间推行的
沙，在命运的急湍里沉浮，却从未真正离
开过源头。

黄河懂得，母亲也懂得：
并不是每条鱼都要化龙，有的只想

逆流而上，在浑浊与明亮之间，守住一声
呼唤、一盏灯火、一处可以回望的岸。

河终会在乱石间找到去路，草会在
裂缝里探出新芽，母亲会在最黑的夜里
点亮一盏灯，等一个漂泊的人：

回家，然后，
重新出发。

六

从大梯子崖下行，北魏古道斧与凿
的刻痕，旋成历史的指纹，将我们引向谷
口，桃花谷的入口。

这里，空气陡然柔软起来，漫山绽放
的野花，是岁月揉皱的布，用春天缝补过
往的伤口。1987 年，一场决堤的山洪撕
裂了山，开出了谷，也撕开了新的可能。
泥沙被抛洒、土地被改写。

多年后，这里野生的桃树花开成海，
蜂绕花蕊，鸟声把谷底点成小小的钟楼；
风把花瓣吹成片片信笺，寄回被洪水吞
没的日子。

我在花间行走，手指触到一株低悬
的 花 枝 ，花 粉 在 指 尖 留 下 浅 浅 的 温 度 。
这温度，是新土对逝去的答礼，被毁灭过
的地方，有了第二次发言的权利。

我将目光推远，黄河依旧浩浩汤汤，
泥沙在它的腹中沉淀，又在洪水与岁月
里重生出新地；潮涨潮落，是时间反复演
练的呼吸。

在温柔与轰鸣之间，时光将过去、现
在与将来，打成一个紧紧的结：

一个谷地因灾难而生，一个民族因
创伤而醒；重生，从来不是抹去，而是叠
加；伤疤上的花，比未曾破碎的枝丫，更
懂得开放。

河 流 向 前 ，花 海 漫 山 ，一 切 在 流 动
中，证明着生的意志。黄河早已超越地
理，每一粒泥沙，都承载着族群的魂魄；
每一朵浪花，都在怒喝：

那声音，从巴颜喀拉的雪线出发，裹
起千钧泥沙，撞进龙门的峡谷，掠过大禹
的斧声，母亲的呼唤，流过我的胸膛，抵
达渤海，将万千音符，汇成一声永恒的回
答：

一切奔流，都指向远方。
黄河，从我身上流过，
也从我们的身上流过。
流过血脉，流过命运，流过每一次毁

灭与重生，流过我们走向远方、又转身回
望的那条路。

此刻，她不是河流，
而是我们共同的名字。
而我，
终于在这片奔腾里听懂了：
原来，整个族群的脉搏，都在这条河

里跳动。
原来，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身体里，
都住着一条河。

黄
河
黄
河
，，从
我
们
身
上
流
过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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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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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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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大 局 老 师 是 我 文 学 路 上 的 第
一位老师。他年长我几岁，除了公开
场合，我私下里都称他为“兄”。我们
是以文结谊，亦师亦友，亦兄亦弟，数
十年交往至今。

大约是 1978 年春天，我正在家中
窑洞门前与父亲拉大锯，解准备做家
具的木板，突然就从我家门前小路上
走过来一人，上来就打听我的名字。
通过他自我介绍，才知道他是公社宣
传委员，叫侯崇民。他来是通知我，
公社选了三个年轻人作为代表去县
里 参 加 文 化 工 作 会 议 ，我 是 其 中 之
一。选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文学
创作。那时候我刚开始写作，到处投
稿，每天最期盼的事就是看到邮递员
的身影，能给我带来稿子被录用的好
消息。当然，每次都是失望，等来的
都是退稿信。我不知道侯崇民先生
是怎么知道我的，可能是我虽然还没
有发表过作品，但我爱写作爱投稿的
名声却在私下里到处传播，传到公社
去了吧？后来我与侯崇民先生再无
交往，但直到今天，我心里对侯崇民
先生仍存感念。也就是在这次全县
文化工作会议上，我认识了申大局老
师。

其实早在认识申大局老师之前，
我就知道他的名字。那时候垣曲文
坛 上 的“ 小 渠 、大 局 ”名 声 远 播 ，“ 小
渠 ”就 是 现 已 84 岁 的 王 小 渠 老 师 ，

“大局”就是申大局老师。申大局老
师那时候就以戏剧创作扬名，我当时
十七八岁，除了写作，还喜欢文艺，喜
欢器乐，拉二胡吹笛子。春节村里搞
文艺活动，我选中了一本县里出的戏
剧 小 集 子 里 的 小 戏 ，作 者 正 是 申 大
局。我们用眉户曲调排练，我负责排
戏、拉二胡，还身兼导演、演员，在戏
里出演一个民兵排长，正月十五在公
社大舞台上正式演出。当然那是一
次说不上成功的演出，用垣曲话说就
是“胡张八九”，什么也不懂，就敢排
戏和演出，还堂而皇之地跑到公社参
加汇演，如今想起来真是汗颜。那是
我一生唯一的排戏和演戏经历，排演
的却是当时素不相识后来与之相交
一生的申大局老师的戏，或许这也是
一种缘分。

申大局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面相和善，笑容可掬，非常具有亲和
力。他当时不到三十岁，头戴一顶蓝
色鸭舌帽，看上去很精神，用现在的
话说，很帅气。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
到我的，只记得当时大会散了以后，
他就找到了我，一见面就亲热地搂着
我的肩，嘴里说着“走走走”，就领着
我往文化馆走去。那是我第一次走
进 文 化 馆——当 时 我 心 中 最 高 的 文
学殿堂。后来的十多年，县文化馆成
了我常来常往的地方，一是因为文化
馆每年都会搞一些文学创作培训活
动，二是因为有申大局老师在。那时
他是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员，与县里的
文学爱好者经常往来。我那时候在
县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平时有事到
了县城，就住在申大局老师的宿舍。
那时候他在县城没有家，只有单身宿
舍，一间房，一张床，我们经常就挤在

一张床上。记得 1980 年冬天，我第一
次参加运城地区创作会议，那时候交
通 极 为 不 便 ，我 需 要 第 一 天 先 到 县
城，第二天下午再从东峰山火车站乘
坐三节半的小火车，第三天早上到礼
元站，再从礼元站换乘火车到运城，
单程就要三天。我到了县城没地方
可住，就只好到文化馆，借宿在申大
局 老 师 那 间 单 身 宿 舍 ，和 他 挤 一 张
床。他从无怨言，也不嫌弃我这个农
村小作者。

申 大 局 老 师 对 文 学 创 作 有 着 极
高 的 热 忱 ，他 不 但 自 己 写 作 非 常 勤
奋，对创作辅导员的本职工作也极其
有责任心。全县无论多么遥远的穷
乡 僻 壤 ，只 要 听 说 那 里 有 文 学 爱 好
者，他就往那里跑，一定要亲自找到
作者，鼓励、帮助、指点。我那时候还
在村里，申大局老师曾多次跑到我家
里。因为交通不便，他来了当天回不
去，夜里就住在我家窑洞里，和我挤
一铺炕，不嫌脏不嫌土。我们夜里聊
文学，聊写作，他看我写的草稿，提意
见，谈想法。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
就是收在申大局老师主编的、由县文
化 馆 编 印 的 一 本 短 篇 小 说 集 子 里 。
这一篇小说的题目我已经记不起来
了，写的什么内容也忘记了，但申大
局 老 师 当 年 的 指 点 提 携 ，却 历 历 在
目，铭记于心。

或许是当年那批文学爱好者里，
我对文学创作最为执着与热爱，视文
学为生命，也是在外面发表作品最早
的 一 个 吧 ，申 大 局 老 师 对 我 格 外 关
注，联系也最多，他还几次约我和他
一起到乡下去看望作者，寻找文学爱
好者。有一次，我给他说我们那个地
方有个女孩子喜欢文学，经常找我借
书看，申大局老师听说后非要亲自去
找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家在一个非
常偏远的山村，距离我们村还有十几
里路，申大局老师执意要去见一见这
个文学爱好者。那个女孩家所在的
村子不仅偏远，路还极其难走，我们
俩翻山越岭，爬坡穿沟，徒步十几里
山路，找到女孩的家，结果却扑了个
空——那个女孩没在家，出门去了。
申大局老师不胜遗憾，最后嘱我要想
法联系到那个女孩，多鼓励帮助她写
作。

后来我进了县城工作，来往方便
了，申大局老师更是经常到我家去，
每次见面都鼓励我多写作，勤写作，
切莫懈怠。我写了什么稿子，往往会
先拿给他看，听听他的意见；有时候
他写了新作品，也会先让我看，甚至
于剧本也会让我帮他看看。我对戏
剧是外行，对唱词更是一窍不通，但
对 于 人 物 塑 造 ，戏 剧 与 文 学 是 相 通
的 ，所 以 我 常 常 会 针 对 他 的 戏 剧 人
物，提出一些意见，然后两个人讨论。
一 直 到 今 天 ，他 创 作 上 有 些 什 么 想
法，都会和我交流；创作了什么新剧
本，都会让我先看看。我们俩在一起
交流创作谈作品时，会完全忘记了身
份、地位、年龄这些外在的东西。而
申大局老师，完全不像一个过了古稀
之年的老人，谈论作品时声音会高八
度，激情飞扬，看上去和一个年轻人

没什么两样。申大局老师是我见过
的最为勤奋，最为执着，终生对写作
热情满怀，真的是“生命不息，创作不
止”的作家。近年他身体欠安，搁一
般人早就放弃了写作，他却坚持带病
创作。每次我去看他，都会看到他在
自家小院的二层阳台上，搭一个小桌
子，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手里拿着铅
笔在写作。桌子上散落着厚厚一沓
子手稿，从背影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
个患病的老人。他近年以有恙之体，
疗病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戏剧、歌
词、童谣、长篇叙事诗等作品，有根据
四大名著改编的，有以地方文化史料
为 背 景 的 ，还 有 本 地 真 实 事 件 改 编
的，总计上百万字。他的这种精神，
让我每每感叹感慨，惭愧不已。直到
现在他每次见到我都还会鼓励我不
要放弃写作，说我这么好的文笔不写
出 点 大 东 西 、长 东 西 太 可 惜 了 。 可
我，确实缺少申大局老师这种执着、
顽强、坚持不懈的精神，我虽不失文
笔，却是一个失去精神的人，对写作
的热情随着年龄增长也在逐渐下降。
在他面前，我只有高山仰止，除了敬
服、钦佩，只有汗颜。

作为普通读者，我对申大局老师
的很多小戏颇为喜爱。在我看来，申
大局老师的戏剧创作有如下特点：一
是他的每部戏剧都具有浓郁的地方
特色，戏词诙谐风趣，对话妙趣横生，
常采用晋南当地语言，口语化，通俗
化，形象化，演出中剧场效果好，观众
席经常发出会心的笑声。二是人物
形象鲜明，接地气，有人气，他塑造的
很多戏剧人物，都是观众身边经常能
看到、很熟悉、带着一身泥土气息的
底层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鲜活，令观
众产生亲切感，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就算是一些古装戏，其人物身上也带
有现代人的特点。三是剧情紧凑，故
事性强，具有代入感，能将观众带入
剧情当中，一场接一场看下去，直到
落下帷幕，观众依然余兴未尽。四是
贴近生活，现实感强。他的很多戏剧
创作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如《情系
法 网》《花 菇 岭 的 弯 弯 事》《核 桃 湾》
等，有些还是本地发生过的故事。特
别是当年轰动三晋的《情系法网》，是
最 早 的 反 腐 大 戏 ，曾 在 山 西 多 地 汇
演，引起很大反响，正是因为切中时
弊，抓住了当时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人
情网、腐败风，正与邪的较量，腐败与
反腐败的矛盾冲突，引起老百姓的极
大关注，为当官者敲响了警钟，引领
了社会正气。此剧当年获得了山西
省“五个一工程”奖，确属名副其实。
五是留给演员的表演空间大，富有张
力。正是因为他剧本的语言鲜活和
人物性格鲜明，且多为生活中人们耳
熟能详的人和事，演员能对人物产生
亲切感和熟悉感，更容易把握人物，
产生联想，表演空间很大。很多演员
喜欢演申大局老师的戏，就是因为他
的戏剧不仅易于表演，且有更多的发
挥余地。

当 然 ，以 上 仅 是 个 人 浅 见 ，还 希
望读者能在申大局老师的戏剧中感
受到更多自己喜爱的东西。

与申大局老师的文学之交与申大局老师的文学之交
■谭文峰


